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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闻名遐迩，值得一提
的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曾
经开办了女生队，它是黄埔军校史
上唯一的一期女学员队。

1924 年 6 月，在共产国际和中
国共产党的帮助支持下，孙中山先
生在广州的黄埔岛上创办了黄埔军
校。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占武汉
后，黄埔军校便在武汉创办了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初，分校决定在全国的一
些大中城市招收女学员。消息一出，
各地女青年报名相当踊跃。最后经
过严格审查，只录取了 183人组成了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加上
由湖南学兵团并入的 30 名女生，女
生队总数为 213 人。她们当中有的
是在校大学生，也有少数已经当了妈
妈，有的还缠过足。从出身、年龄、文
化程度来看，大都参差不齐。

1927 年 2 月 12 日，武汉分校举
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213 名女生同

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制式军装，紧束
着腰带，戴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
站立，一个个飒爽英姿，显得格外精
神。分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对女生
队负责人说：“办女生队阻力很大，
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
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
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
女骨干，你们要努力呀！”

这些女学员在校期间，住在靠
近校本部的另一个宿舍，单独有大
门出入，单独占有课堂、食堂、操场
等。她们从早上 5 点半起床，直到
晚上 9 点半睡觉，每天 8 堂课，中途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其课程与男
学员一样，主要分为军事和政治两
大类。军事课主要有步兵操典、射
击训练等，军事操练相当艰苦，以
至于一些年龄偏小的女学员累得
哭鼻子；政治课内容相当丰富，有
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校方还经
常邀请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如毛

泽东、郭沫若、宋庆龄等到校
讲演。课余时间，学校还经
常组织女学员到社会上进行
宣传，并执行一些勤务工作，
这是男学员根本享受不到的

“特殊待遇”。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武汉兵
力不足，于是军校决定把军校全体
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
编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
开赴前线。女学员谢冰莹在途中写
下的《从军记》中写道，“在炮火连天
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员不顾子弹
在头上尖叫，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
线，为他们包扎、喂药。”

1927 年 7 月，汪精卫步蒋介石
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黄埔军
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213 名
女学员除极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
习外，大部分都被分到叶挺和张发
奎的部队，也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有
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后来又辗转
找到了革命队伍。其中更是涌现出
了赵一曼、胡兰畦、曾宪植、胡筠等
巾帼英雄。

摘自《大连晚报》

晚清名臣曾国藩颇有用人之
明，曾提拔了左宗棠、李鸿章等名
臣。

某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
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刚吃饱
饭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
的习惯，所以那三人就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
三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

很惊讶，曾国藩说道：“在散步时，那
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低头不
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给他
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人
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
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
第三个人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
他的功名，将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
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
氏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开发台湾有
功的刘铭传。

缓行三千步，不过一小时的光
景。就这一小时的光景，决定了三个
人的命运。有人也许要说，这曾国
藩，也太绝对了吧。其实，一个人的
品性，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他细
微的形态动作中看出来的。曾国藩
的高明就在于，他在缓步的过程中不
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这是
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因此，三
个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

摘自《今晚报》

一个人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但
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搞好
一件事。

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里，我只长
年岁不长心眼，想来真是痴长。

从前，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
子，园子里头长满花木蔬菜和中草
药，芙蓉花、鸡冠花、桃树、垂柳、小白
菜、香葱、车前草、鸡血藤等混长在一
个园子，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使
儿时的我玩得十分着迷。

当然，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
就没有了，支援了国家建设。园子变
成了一座丝织厂，工厂的围墙抵在我
家屋后，整日整夜哐当哐当地响。我
不喜欢这声音，我从来就不喜欢工
厂。从此，我一直心怀渴望，非常非
常想养花种草。渴望与日俱增，可多
年来就偏是没有机会，既没有自己的
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

十几年熬过去，去年分得一套
公寓，奔到阳台上一看，发现竟然留
了养花槽。这一高兴，头脑轰地发
了热，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
经事做。一连好些日，提只篮子和
小桶，四处挖湖泥。在大大忙了一
阵之后，花种上了，草也养上了，菜
子也撒上了。然后，抱着肩来来回
回欣赏，倒真有一种了却了某个夙
愿的感觉。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
凡遇上奇花异草，都挺执著地弄点

回来栽进盆里。家里厨房三天两头
做鱼、肉，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
倒入花槽。

可是到了秋季，结果并不理想。
葡萄才结了几颗，花儿没开几朵，从
庐山植物园特意带回的碗莲之类也
都死了。怎么回事呢？

为此，我特意找了《花经》来读，
读着读着，心中渐亮。合上《花经》，
扔下花铲，淡然一笑：我不再养花
了。

实际上，《花经》这本厚书我翻来
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小节：序言。

序言里简洁地记叙了本书作者
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黄岳
渊先生在宣统元年的时候本是一名
朝廷命官，斯时年将三十。有一日黄
先生想：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
立人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做
商呢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
的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于
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么
呢？他购买田地十余亩(时田价每亩
约二十金)，渐扩充至百亩。黄先生
从此聚精会神，抱瓮执锄，废寝忘食，
盘桓灌溉，甘为花木之保姆。果然，
黄家花园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花异
草奇，声名远扬。每逢花时，社会名
流裙屐联翩，吟诗作赋。更有文人墨
客指点花木，课晴话雨。众人深得启
示：既混浊之世，百无一可，唯花木差

可引为知己。
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

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
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养

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这等好
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这才叫做
了人生一件事！

一件事要做好，岂能凭你心中有
一点喜欢？有一点迷恋？三天浇点
水，五天上点肥？

少年狂妄，自以为聪明。把表面
的一些由头借来，实际标榜自己为至
情至性之人。这也做做，那也试试，
好听人评价个多才多艺。

近年来国家大兴经济，文人纷纷
“下海”，我也曾与人发议论说作家的
智商是足够经商的。最近由读《花
经》而获顿悟：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
事。政客们终身搞阴谋，商人们终身
搞欺骗，情种终身搞爱情(比如贾宝
玉)，黄岳渊先生终身搞花草。一生
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的精力也不多，
要搞好一件事实在不容易。用去一
生，搞好了一件事，那也就够可以
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
搞好一件事。

总之，我是不敢再说文人经商之
类的话了。也不敢再狂热地养花弄
草。就连剪裁时装、研究烹调之类的
兴趣也淡了下来，兴致所至，偶尔为
之，拿得起，放得下，决不长期牵肠挂
肚。

应该是不受诱惑的年纪了。傻
一点儿，笨一点儿，懒一点儿，冷一点
儿，就做一件事——写作——我这一
生。

摘自《羊城晚报》

包厢里坐得满满当当的，大家
要求郑老师谈在西藏志愿支教的故
事。郑老师说那里的孩子，说那里
的牧民，还有春天的时候，草原上像
星星一样的漂亮小花儿……

还有人开玩笑问起郑老师在西
藏有没有“艳遇”。郑老师听罢，说
真的有一次。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
郑老师身上。

他到西藏的第二个月，大雪压
境，孩子都无法来上课了。过了三
四天，宿舍里的东西全部吃完了。
但外面过膝的大雪让他无法外出采
购食物。就在那个食物告罄的傍
晚，一个藏族女子提着一个大包出
现在她的宿舍前，她用非常生硬的
汉语喊：“老师，老师!”

郑老师推开门，发现她是离学
校最近的一户藏民家的姑娘，那个
姑娘放牧着许多牛，郑老师以前经
常遇上，她总是会放慢脚步瞥一眼
郑老师。后来，他又知道她已经没
有了父母，家里有个弟弟，她和弟弟
就靠她放牛维持生计。

郑老师班里有个孩子，出奇的
“坏”，有一次打碎了教室的玻璃。
郑老师要惩罚他，那个孩子竟然暴
怒不已，想与郑老师动手。学校老
师见势不妙。叫来了他的姐姐，孩
子一见到姐姐，突然温顺起来，低着
头，眼里全是悔意。孩子的姐姐就
是她。知道姐弟俩的身世后，郑老
师会特意留心那个孩子，有时候多
分发给他一块橡皮或是一支铅笔，
还会把家人邮寄来的糖果多分些给
他。

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郑老师
不知姑娘为什么到学校来。但姑娘
径直走进了宿舍，拿出许多食物，还
帮郑老师生了火。郑老师用汉语与
她交流。不停地向她表示感谢，并
说那些食物他会支付费用。姑娘不
停摇着头，很着急。姑娘一直待在
她的屋里，夜来了。外面风雪很
大。此时，姑娘做了一件让郑老师
瞠目结舌的事情，她起身坐到了郑
老师冰凉的被窝里，说：“给你暖暖
被子。”

众人全部静静地听着。有人调
侃：“郑老师，你真有艳福啊!”郑老师
看看大家，说：“当时我也蒙了，站在
那儿不知所措。”姑娘慢慢脱下了外
衣，身子进入了被窝，郑老师不知该
说什么，把头别向一边，不敢 看 那
姑 娘；外面风雪很大。“呜呜……”
地呼啸着，不知因为屋里有盆火，还
是自己纷乱的心绪，郑老师一点也
不觉得冷。正在尴尬、难堪、念想、
温暖……种种复杂情绪左突右撞之
际，姑娘却说话了：“老师，被窝暖
了，你可以来了。”

包厢里所有人都看着郑老师，
还有几位女士索性大叫：“我们要走
啦，不听你的情色故事了!”

郑老师说：“你们知道后来那位
姑娘做了一件什么事吗?”姑娘慢慢
起床，穿好了衣服。然后用手摸了
摸被窝，说：“暖暖的，老师，你可以
睡啦。”姑娘说完，整理了一下她带
的东西，慢慢走到门口，回头给郑老
师一个淡淡的微笑。郑老师讲到这
里，深深吸了一口气。

郑老师说，我是到西藏援教
的。但是，那位姑娘却在灵魂上“援
教”了我。让我知道这个人世中，可
以存在这样一种纯洁，可以有这样
一种温暖。

摘自《大公报》

西班牙著名诗人夏普讲述过一
件他亲身经历的事：那时候我还是
一个小男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
日，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到拉塞尔的
铁匠铺去，我们将需要修理的耙子
和锄头留在那里便去集市上逛去
了。等我们返回时，耙子和锄头都
已经修好了。拉塞尔虽然年迈，但
他的手艺依然精湛无比。经他修复
的农具几乎和新的一模一样。父亲
十分满意，爽快地掏出一枚银币递
给拉塞尔。

“不用了，”老人说，“这一类小
活我从不收费的。”

但我父亲执意要付给维修费。
“即使我能活一千年，”夏普感

慨道，“我也绝不会忘记老铁匠那句
回答，我敢说，那是世界上最触动人
心的一句话。‘年轻人，’老铁匠对我
父亲说，‘难道你就不能让一位老

人，时不时舒展一下他的灵魂？’”
初读这个小故事，“舒展灵魂”

四个字就深深打动了我。在老铁匠
看来，舒展灵魂，就是让自己快乐地
付出，就是能够享受给予的喜悦。
而我，也曾偶尔有过这样的体会。
比如前不久，我匆匆行走在街上时，
看见一个老太太拉个小推车穿越栅
栏的小门。我二话没说，迅速地跑
过去抬起小推车帮老人弄过去，心
里很畅快，很轻松，很愉悦，这种心
情是其他成功带不来的。我想，这
也就是舒展灵魂吧。

我曾经认识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研究生毕业半年了，一直找不到
工作，很苦恼。我听了他的求职经
历后发现，其实不是他没能力，也不
是他缺少机会，而是他把自己包裹
得太严实了。比如有一次他参加一
个公司的笔试，人家让他把自己的

详细情况写下来，包括籍贯、身份证
号码、家庭情况等，这原本无可厚
非。但他却认为，一旦应聘不成功
怎么办？自己的全部真实资料不就
落入他们之手了吗？所以，他拒绝
填写。人需要细心，可如果事事往
坏的地方想，那就没好的东西了。

我们都需要一种灵魂的舒展，
放下思想包袱，去追求真实的自
己。舒展的心态和情绪能够让我们
更加清醒地面对自己，给自己轻松，
体会人生的快乐。如果得到，得得
愉悦；即使失去，也失得坦然。舒展
灵魂，能让我们远离争名夺利的泥
沼，抛去患得患失的痛苦，让我们在
烦琐的生活中感受到绿叶与轻风、
清泉与歌声。

而舒展灵魂亦并非难为之举，
只要你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友善和
爱心就行，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的
愿望，能够主动去帮助困难中的
人。美好的心灵如清晨的花朵，在
露珠中散发着芳香。所以在匆匆行
路的同时，请一定要停一停，记得打
理自己的内心，让灵魂得以舒展。

摘自《文萃》

戴高乐曾潜心研究军事理论，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写出了一系列军
事理论著作，其中包括《未来的军
队》一书。书中论述了在未来战争
中大量使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与空
军、陆军协同作战的必要性，竭力主
张在法国组建一支由职业军人组
成，配备先进武器装备的机械化部
队。

然而，戴高乐的主张和军事思
想没有被法国军事当局重视和采
纳。更有甚者，一些要员还纷纷批

判他的理论是离经叛道。他们坚
信，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
若金汤，足以抵御敌人的进攻，不必
费心劳神地去搞什么机械化部队。

理论得不到重视，自然，他的书
也几乎无人问津，《未来的军队》一
书只卖出了750册。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
法国无人问津的书，却引起了德国
人的极大兴趣，一次就购买了 200
册。纳粹将军古德里安得到这本
书后，如获至宝，手不释卷，进行认

真研究。他把戴高乐的军事思想
与自己的主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
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
1940 年 5 月 10 日，古德里安的第 19
装甲军绕过被法国人自诩为固若
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快速踏上法兰
西土地，迅速占领了法国，简直如
入无人之境。

后来，人们戏说：“德国人赢得
战争只花了 15 个法郎。”因为，戴高
乐那本书的售价仅 15 法郎。当然，
这是夸张，但是不无道理。家有先
进的新兵法，却弃之不用，墨守成
规，只能被动挨打；用你弃用的兵法
打败你，代价就是这么低廉，道理就
是这么简单。

摘自《中国石化报》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
派遣三路汉军出击匈奴，其中，李广
率领的中路军担当主攻任务。

进军初期，西路汉军抓获了匈
奴的一些前哨骑兵。据这些俘虏交
代，在得到汉军大举远征的情报之
后，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
上以诅军”，即匈奴人将下有咒语的
牛羊掩埋在汉军途经、驻扎的道路、
河流旁边。这种行为除了带有极为
强烈的精神打击意味外，还使用了
一种新的战术——“细菌战”。因为
这些被掩埋的牛羊，或是专供祭祀
用的牲畜，或是患有某种疾病的疫
畜。这些牛羊一旦被杀死掩埋一段
时间后，其体内便会滋生出大量的
细菌。当死畜的数量较大时，滋生

的细菌便会扩散到附近的土壤、水
流之中。对于远征的汉军来说，水
源是要随时随地加以补充的，但是，
当他们饮用这些不干净的水后，就
会患上霍乱、疟疾等疾病，军队战斗
力将大大下降。

起初，中路汉军的进展较为顺
利，取得了几次战斗胜利。不过，此
时的京师长安正被“巫蛊之祸”的阴
云所笼罩，主帅李广利的家人牵涉
其中，被捕入狱。这个消息很快传
到了前方，为了使自己不受连累，也
为了解救家人，李广利决定立功赎
罪，计划率军深入匈奴腹地，一举捣
毁其统治中心。这种急功近利的冒
进方针显然犯了兵家大忌。汉军的
原计划是要在边境线附近与匈奴决

战，而现在的孤军深入却打乱了预
先的部署，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困
难。在诸多困难之中，给养不足最
为突出，因此，汉军只得就地寻找水
源和食物，解决饮食问题。另一方
面，连续数日的战斗、行军，使大多
数汉军将士疲惫不堪，身体虚弱，抵
抗力下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匈奴的巫师们所掩埋的牛羊的功用
得到了发挥，可怕的细菌通过饮用
水进入到汉军将士的体内，使他们
迅速而大批地病倒甚至死亡，军队
的战斗力急剧下降。结果，人数占
有优势的七万汉军竟然被五万匈奴
军队击败了，李广利率领残部投降
了匈奴。

匈奴上演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细菌战”，收到了“不战”而损人之
兵的效果。在细菌等诸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汉军遭受了对匈奴作战史
上较为惨痛的一次失败。

摘自《大众文摘》

黄埔军校曾有一批女学员

有着“冬皇”之称的孟小冬，在戏
台上的魅力无人能及。然而在戏台
下，在感情生活中，她对自己的婚姻
是那么无助。

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那年，她只
有 18 岁。18 岁的孟小冬，已是须生
之皇。

1925 年 8 月，戏台上的那场《游
龙戏凤》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梅兰
芳演的是俏丽妩媚的李凤姐，孟小冬
演的则是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真
正是男的扮相妖娆，女的扮相刚正。
在华丽的唱腔中，那身段那眉目，真
是让人叫绝。

演了《游龙戏凤》，演了《四郎探
母》，戏迷们都痴了。凡二人出演，总
是场场爆满。

梅兰芳与孟小冬脱下戏服，台上
的感情延伸到台下，两个人渐生好
感。

“梅党”之人也极尽撮合，想成就
一段梨园佳话。

1927 年正月，梅兰芳娶了孟小
冬。梅兰芳也不愿让太太福芝芳不
悦，便在外面找了一处四合院与孟小
冬住，起名为“缀玉轩”。

他们在“缀玉轩”有过一段快乐
的日子，梅兰芳常带一些朋友过来，
一起谈论戏文，说古道今。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梅兰
芳对孟小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这
是在他们婚后9个月的时候。

孟小冬是有很多戏迷的，其中有
一个叫王维琛，喜欢孟小冬很久，在
得知心上人被梅兰芳抢去后，便找到

“缀玉轩”。还拿了把枪，本来是吓唬
人的，一急把在梅兰芳家做客的张汉
举打死了。这场血案，让梅兰芳对孟
小冬的感情蒙上了阴影。

1930 年，梅雨田夫人过世，灵堂
设在梅公馆。孟小冬依礼前去给婆
婆守孝，在门口，便被福芝芳叫人挡
住了，来人直呼孟小姐，并不承认孟
小冬是梅家人。孟小冬当时站在门

口，心内异常难过。而梅兰芳始终没
有替孟说话。

孟小冬也是骄傲的，她要的是
爱情，但她不乞讨爱情。孟小冬在

《大公报》第一版连登三日启事，傲
然地离开了梅兰芳，但她心内留下
的是难愈的伤口。为了养伤，她也
一度皈依佛门。沉寂了一段日子，
再返京时，孟小冬将所有的心思给
了京戏。

婚姻的失败成就了孟小冬的事
业。1934年孟小冬复出后，更是一票
难求。孟小冬拜在梨园大师余叔岩
的门下，成为京剧第一女须生。

孟小冬中年嫁给杜月笙。杜月
笙过世后，孟小冬独居香港，深居简
出。

孟小冬与梅兰芳在香港有过一
次碰面，但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说。
没有说话，不代表已经忘记。那毕
竟是孟小冬倾心爱过的第一个男
人。那时梅兰芳自然不知，在孟小
冬的房内，只存放着两张照片，一张
是恩师余叔岩，另一张则是前夫梅
兰芳。只是旧照依然，旧情已不复
存在。

摘自《书刊报》

一代“冬皇”孟小冬

曾国藩三千步识人

15法郎赢得战争

历史上最早的细菌战

当我老了，蜷进书堆软椅里，想
一想白衣胜雪的旧事，放一张经年的
唱片，煎茶闻香的日子里慢慢沉淀了
下来。“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
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年
轻的时光，在两鬓斑白里回来，于耳
边游来游去。

当我老了，有一些花零落，有一
些希望渺茫。我应该领养一个小女
儿，给她梳爱思头，为她穿方跟小皮
鞋，扎莱卡丝的束发带，教她抚琴吟
诗热爱文学。我们这一代均是被叶
芝、庞德、里尔克所滋养大的一代，禀

赋里充满着太多的激情与浪漫，偏执
大于理智，狂热多于清醒。

而我的小女儿，她应该懂得“若
怀书卷意萧然，灯光微明夜不眠”，
懂得诗经楚辞唐风宋韵，懂得司空
图徐文长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现
代的女孩子另类前卫，喜欢黑裙金
发，爱唱“山风溪水袅袅炊烟，热汤
木卓缺了谁”，而我的小女儿，她必
须要学会领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的苍茫邈远。也许她要问，为什么
要经久的沉溺纯净的文字？我会告
诉她——纯净的文字能拔高人的精

神境界。
当我老了，于刀弓映雪的年纪

里，人生有许多事可以去回忆或诉
说。但，有一些事不可以说，也不能
想，却又不能忘，这适合收藏。

当我老了，人生不过是一场阅历，
尊严在内省中一寸寸浓缩。华丽的情
感，无法得到，亦无法补偿。爱恨得
失、恩怨情仇，终成一片片经霜的枫
叶，如千只玉蝶翩翩舞于秋天的野径，
转眼已是几羽失重的残冬。身前身后
两茫茫，我在初雪降临前拥枕而眠，隔
着薄薄的夜色，尽量温柔一点，如一盏
晚唐的小壶，不煎清茶，滋养丁香。

当我老了，家乡的田园已荒芜，
把无数旧梦省略，不为秋风悲歌。艾
略特说秋天是残忍的季节，我的坟头
有几根芦苇、三两墨雁……

摘自《扬子晚报》

当我老了
钱红丽

有那样一种纯洁
流 沙

舒展灵魂
薛 峰


